第10节 上师功德并非名气而是教言
（听打稿，仅供参考）
上师的功德不是名气大不大，主要是看上师有没有好的教言。
【一个上师是好是坏，不在于上师的名气大小，而在于他是否有窍诀的利齿。】
“利齿”可能不行的，窍诀的殊胜性，窍诀的尖锐性，可能“利齿”稍微改一下可以。
意思就是说，好上师、不好上师的话，主要是看上师的窍诀怎么样，窍诀殊不殊胜，可能这个有关系。
【打个比方说，乞丐乞讨口袋里的金子是金子，国王宝库里的金子也是金子。】
这个是身份不同，但是实际上乞丐的金子也是金子，国王的金子也是金子。
【同样，眷属众多、大名鼎鼎的上师口里说出的教言是教言，一个普通人口里说出的纯净教言，也是教言。】
所以，不在于名声，不在于他的相貌端严，不在于他的财富多不多，不在于他的地位高贵。
所以我们一般听法的人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这里金刚降魔洲的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汉族的有些堪布堪姆的话呢，就觉得是讲得再好也是无所谓的；如果是其他民族的有些堪布堪姆的话呢，哪怕是有一些假的上师的话呢：“哇，很有信心！啊，这个是，他口里面说出来的正法，他打的卦都是真的打得很准！”就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吧，只要是自己本民族的话，就有种歧视。
当然我们也不能封得太高，好像只要是堪布、堪姆的话呢，什么权利都有。所以我这次的话呢，把六十岁的人坐在周围，所有的堪布、堪姆都撵出去了，然后他们都不高兴，现在一个都不来，课堂上也不来，不来就不来！呵呵呵。
也不能太特殊，不然的话，我们法王讲三个平等嘛，所以说今天来的一个新的僧人和已经在这里待了多少多少年的一个老的法师的话呢，座位上是平起平坐的，所以没有什么：“哇，你是了不起的，你要旁边坐个法座”，不用这样的。
我们也不能，因为有时候的话，好像一说堪布、堪姆，下面的管家的态度都：“啊，你堪姆啊”，“啊，你堪布来了！”“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跟普通的人面前，很坏的，很凶的，就这样的，然后来了一个这个：“哇，你来了！”，好像我们叫“上面是狗，往下是狼”，有这样的说法。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领导当中也有这样的嘛，一个大领导来的时候呢，哇，就特别恭恭敬敬，然后下面的那些普通人面前的话呢，特别凶，这样的话也不对的。当然他们有自己拥有的那个权利呢，也可以受持。但是就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世间人的话，领导说了什么，即便是非法，大家都要尊重，其实这样就很不好的。
我们那天商量的时候，确实是吵架吵得很厉害，我昨前天遇到一个老师，他说：“我有一次，你们的大会议室旁边偷听，哇，你们这种开会的话呢，互相都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互相都辩论很厉害的，我都害怕了。”所以我们在大会议室里，有时候是也算是一个民主，就像欧洲的有些会议室的话呢，特别吵。
其实这样也好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听法啊，受灌顶啊，这个时候应该，该恭敬的该恭敬，但是平时在论事情啊，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是，你是大法师，你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谁都不敢说；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没有犯错误，你也要背这个锅，那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以后工作人员的话呢，当然，如果是你发现不了的话，没办法。但一般来讲的话，在某些场合上还是应该平等地对待。
就像我一样的，你看现在，现在这些老年人都是，越来越有点儿傲慢心了，（众笑），他们只要好像六十岁以上的话呢，就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以上那样的，走路的姿势都是不同的。（众笑）
【个别人在学习经论方面有一点功底时，不仅对其他上师越来越不恭敬，对自己的上师也越来越不尊重，觉得“我现在很了不起了”，】
确实，我们有些人有这样的，好像以前在某个上师面前得过法，某个堪布堪姆面前得过法的话呢，一点都是想不起来他的恩德。
【这种人也是有的。不过，像那若巴的话，虽然他是那烂陀寺守护北门的大班智达，但诸空行母授记道：“你精通词句，却不精通意义，还是需要依止上师。”因此，他依止了外表是捕鱼乞丐、内在是大成就者的帝洛巴，最后，他的境界与上师无二无别，获得了成就。】
意思就是说是，自己很了不起啊，这样越来越傲慢的话也不行的。但法王又想起了，有些是可能看起来确实是一般的，但还是很厉害的，就像当时那若巴依止的帝洛巴一样，最后还是有很多比较特殊的，超越我们平时的规则。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需要规则，但在某种意义上面，不管是上师也好，或者说有些弟子的信心的话呢，也有特殊的情况。
【所以，当你认为“我又善良又有智慧”的时候，这恰恰是你不善良、没有智慧的表现。】
呵呵，确实“我很善良，我很好啊”，其实自己根本看不出来自己的这种过失，自己是很恶劣的人的话，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善良的人；自己是很愚笨的人的话，自己觉得是“我的智慧……”，他经常给别人谆谆教诲，教别人：“你今天这样这样”，其实他自己的话呢，就根本基本的一些修行的境界都没有。
人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也是，我自己有时候是观察自相续的时候，确实很惭愧的，但是在课堂上呢，好像也不得不讲，不讲的话呢，我好像一直很谦虚地说——前两天我们这边开个会，每一个堪布都说：“我是身体不好，又愚笨……”。其实亚洲人最爱说自己，真正在会议上没有讲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讲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的痛苦啊、自己的疾病啊，呵呵，最后不知道什么，好像是在这里哭诉的会议一样的。
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呢，你说是“我没有智慧”，他也许心里——就像我们那天讲卑慢，自己说是“我没有智慧”，但心里面可能觉得：“我的智慧很不错的。”也有这样的。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当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时，以三种欢喜去依止，】
其实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有关佛经的公案当中，他们当时对佛陀也特别恭敬的。
【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无所知才需要依止，而是为了获得加持才依止的。】
或者说显现上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等等，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普贤菩萨的传、文殊菩萨的传的话，在世尊面前是很恭敬的。包括我们现在学《楞严经》的时候呢，阿难尊者也是在佛陀面前如是恭敬，其实阿难尊者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有这样的这种恭敬心。
所以我们稍微学一点的时候，自己有一点点，哪怕是考得比较不错的时候呢，出门的时候走路的姿态都有点不同。
“哇，你是120分呐！”
“嗯嗯嗯！是是是！”
然后没有及格的人就心里有点压力啊，头都抬不起来，这样。
其实这个也是显现而已的。有时候成绩好的人也是留不住啊，或者说自己因为一产生傲慢。一产生傲慢的话，以前我们长期的这种经验来看的话，有一部分人是确实成绩好，人很稳重的；有一部分是考的时候就全是满分的，但是后来呢，做人呐、包括依止善知识啊、修学方面呢，还是不怎么样。
所以我都是这么多年来，然后呢，有时候是“汝意不可信”。有时候是觉得：“哇，这个肯定是希望对佛法、对我们将来……”；甚至有些的话呢，好像是就干了很多坏事：“这个人很调皮，应该今天开除还是明天开除？”但结果呢，这个人后来就越来越好了，有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两次的考试呢，也是看不出什么。但是呢，也能看得出，也是一个，他的勤奋和努力也离不开的。
【邬金莲花生大士虽被称为“第二大佛陀”，但在《莲师传》中也提到他依止了八位上师。布玛莫札也依止过那么多上师。】
布玛莫扎刚开始是他跟嘉纳思扎一起，好像受到了本尊的授记，说在汉地有西日桑哈的大成就者，然后他们一起去，然后嘉纳思扎在那边依止西日桑哈，布玛莫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得到了耳传的加持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原来是两个同学，后来好像完全不同。人家依止善知识有很多的传承，然后布玛莫扎后来再依止，后来来藏地。这个《上师心滴》前面的传记里面也有。
【即便是已经获得了成就，尚且需要依止上师，那你只是有一点点智慧，又有什么理由不需要依止上师呢？】
最好是，我们有些堪布、堪姆的话呢，虽然得到了这个文凭，但是还要依止善知识，还要听法，有时间的话，也很重要的。如果自己带课，这样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不参加讲考，这样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带课的话，也还继续听闻呐、串讲，这样很好。
【当然，对于你所依止的上师，首先要仔细观察。当今时代的人们，不恭敬具有圣贤功德的人，反而去尊重那些见神见鬼的造罪骗子。】
很多人是喜欢这样的。
【然而，你已经依止上师以后，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能违背上师言教，假设在必要的情况下有轻微的违反，也必须不隔夜进行忏悔。】
昨天我好像说是“上师显得不高兴”，那个地方我可能加了一个否定词，那个不对的。“当时是以一个玩笑开始的，后来我们碰头时，上师看起来很开心。”那个字是不用改的，我当时好像说了不高兴还是什么。
他这里说是，如果依止完了以后，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能违背上师的教言，假使有必要的情况下有轻微的违反的话，也必须不隔夜进行忏悔。
就有必要，或者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有时候上师不高兴啊，这样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些人是：“哎，上师不高兴就不高兴”，不管是过了多少天都无所谓，这个是可能破坏了很多的缘起，自相续当中的罪业越来越加深。
【比如，如果上师的怒气已经平息，你最迟需要在一天内忏悔；如果上师还在生气，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上师消气。】
在旁边跳跳舞啊，唱唱歌啊：“你不要这样了，你看看我，给你唱唱歌啊，我以前唱歌很好听的，不要生气了，有什么可生气的，气就是像云雾一样的，在空中，它荡然无存……。”
【当上师心平气和时，你要请求宽恕，忏悔一切罪业，以三种欢喜进行依止，由此会增上觉受、证悟的功德。】
所以，如果令上师欢喜的话，那就是自己的这种证悟和觉受的功德就增长的；如果上师一直不欢喜，或者说是破坏了一些缘起的话呢，你自己再怎么修，再怎么念，再怎么样的话都没办法增长。所以这个很关键，他这里有一个，如果上师以三种欢喜来欢喜的话呢，那就是觉受、证悟这些都增长的。
【那时候无论你了知什么，都是从修所生的境界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闻慧，】
那个时候你不广闻多学的话可以，只要上师一加持，这样以后呢，你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全部都是在修行境界当中流露出来的。
【依靠随随便便的纸上谈兵而生起感知认识，并不是一种根本上的领会。】
我们光是自己辛辛苦苦地闻思，对上师完全不理不睬的，然后自己在啃骨头一样地学一点，但是这种知识呢，就像纸上谈兵一样的，没有什么领会性的，没有什么加持性的，没有很好的缘起。所以在这里呢，应该是祈祷上师以后自己流露出来的这些智慧与众不同的。
下面，可能这个地方，不知道，我看有些文章的话，是不是中间有其他的连接文掉了？有些地方并不是很连贯的。但是因为这个整理的话，藏文上整理的，所以我也就是——原来的藏文怎么样，就是直接把它翻译出来。有一些地方不是很连贯的，但是也可以能讲下去吧。
【过去，大成就者多哲丹毕尼玛，】
就是智钦丹毕尼玛。
【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喇荣伏藏大师一世敦珠法王面前，他们师徒二人研讨了三四天，】
说是觉受和什么方面的一些道理展开辩论。
【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有掺杂其他闲聊，一直在进行辩论。】
我原来觉得是，敦珠法王从传记里面看，他天天安住在光明境界当中，一般不太善于这种辩论一样的感觉。但是跟智钦丹毕尼玛，智钦丹毕尼玛是麦彭仁波切的一个弟子，他是八岁的时候都是讲《入菩萨行论》的，有一个嘛，就像我们有一个《大幻化网》的注释，有一个总说。
【有一天，大成就者仁波切说：“伏藏大师，您说得对，我讲的并无实质。”】
他对（敦珠法王）认可了，不知道什么，因为两三天辩论，辩不赢还是什么。一个是理论上为主的，一个是修行为主的。第一世敦珠法王，他主要是一个伏藏大师，他肯定是开悟者。
伏藏大师也是直言不讳地说：
【伏藏大师说：“我是证悟了法性虚空密意的开悟者，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无法相比。”】
呵呵，就直接给他说。那就刚开始就给他说这句话，就不要两三天不睡。
【正如他所说，真正具有持明传承的人，大多是拥有开悟境界的人。】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刚才法王为什么用这个呢？有些是依止善知识过后，就自己从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不需要依靠辩论呐这些言词。
【荣索班智达（荣索秋桑），很小的时候只会说梵语，他的父母心想：“这到底是好事，还是着魔了？”就带他去拜见阿底峡，】
这是我们去年讲《入大乘论》的时候也是讲过。
【请求指点。无等阿底峡尊者把荣索班智达抱在怀里，和他研讨正法，但一点也赢不了他。阿底峡尊者说：“像我这样的人，无法胜过他，他是大成就者黑行与美哲嘉纳尊者的双重化身。”】
（美哲嘉纳尊者）阿底峡尊者自己的上师嘛，《前行》里面讲的，他又放牧啊，后来写一些诗歌啊，后来在藏地圆寂了嘛。印度东西两地都是特别著名的班智达，但是他没有罗扎瓦，没有译师的话呢，他到藏地，藏语也不懂，然后在藏地圆寂的。那个人最后就变成了荣索班智达。
他意思是有些也是没有经过闻思，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
【持明无畏洲，】
就是智悲光尊者。
【虽然没有广泛听闻过佛法，但他坚持不懈地虔诚祈祷“第二大佛陀”龙钦绕降，】
就是无垢光尊者。
【结果从密意的境界中流露出闻慧，获得了即使摄受成百上千眷属弟子也无所畏惧的境界。】
无畏洲嘛，肯定是无有畏惧的。
【至于上师麦彭仁波切，他在华智仁波切面前只听了七天《入行论》，除此之外，从来没有得到过更多的其他引导法，但是他在童年7岁时就造出了《定解宝灯论》。】
所以这里法王就讲了很多我们宁玛巴的大成就者，其实他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闻思修行，但是就突然流露出来的话呢，就像麦彭仁波切一样的，7岁的时候造论的也有；像无畏洲尊者一样的，通过祈祷而开悟的也有；还有像荣索班智达那样，从小都是直接流露智慧的也有；还有第一世敦珠法王一样，是大开悟的，也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以这些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不是原来遇到过一个善知识嘛，他说是每一个上师都有自己的这种不共的弘法利生的缘起和方式、方法，都要应该观清净心。说的也是对的，可能每个上师的这种行为啊，每个上师的开悟啊，每个上师摄受弟子的方便法的话，不一定是相同的。但是这些都是比较特例吧，也并不是说我们很——一步一步地，每一个班不留级就直接上去的，不是这样的，一直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因缘来开悟的。这里是这样讲的。
好，讲到这里。
